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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掷色子 

—— 2008 美国统计年会杂记 

万精油 


关于美国的年会我写过好几个。比如数学年会（题目是 
谁想当数学 家）； 羽毛球全国老年年会（题目是生命不息， 
拼博不止），以及美国围棋年会。但对我参加过多次的统计 
年会却一直没有写方面因为没想到好的标题，另一方面 
担心大家觉得统计很枯燥。最近看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的文 
章，提到爱因斯坦的著名 论断： “上帝不掷色子”。统计学 
实际上就是关于掷色子的学问。根据观测到的数据来推出色 
子的一些性质。或者已知色子的性质算出某种情况出现的概 
率。用“上帝掷色子”作标题，借着爱因斯坦的名气或许可 
以抓一些眼球。 

有了标题算是有了好的开头。每年的统计年会有意思的 
事情不少，写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一英里高的城市 


还是老习惯，先来一段与统计无关的轻松话题。 

2008年的年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召开。飞机 
刚着陆喇叭里就传出机长的迎 宾词： “欢迎来到*英里高的 
城市” (Welcome to the Mile High City)。 丹佛的海拨正好是 
一英里 （1609 米），这也算是很巧合的事。这个高度比起 
其它一些高原城市来说算不了什么，比如拉萨的海拨就比这 
里高出一倍还多。但对于我们这些居住在平原的人来说，这 
个高度就有明显的效应了。 

首先，天显得出奇的蓝。这种蓝天我只在云南大理看见 
过。回来查了一下，大理的海拨比这里还要高。另外一点就 
是感到氧气不足。一般走路似乎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跑起来 


就明显喘不过气来。刚来的第一天开会开到很晚，已经不能 
出去跑步，只好到旅馆里的健身房去跑。没想到平均七分钟 
一英里的速度竟然坚持不下来，只好往下调。最后调到七分 
半钟的速度才免强跑完三英里，而且已经累得不行。第二天 
早上起来时的静止心跳也串到每分钟七十多下（在家时我一 
般都在五十以下），难怪跑不动。后来听人说一般人要好几 
个月才能完全适应这种情况。跑步不行就做重力训练，缺氧 
的情况对此不影响。实事上因为海拨高，这些铁块应该比标 
明的重量轻一点。或许是心理原因，在旅馆健身房几天下来， 
我竟然打破了我平常的重量纪录，压腿终于可以压到三倍于 
我的体重。 

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跑步不受影响。我抽空 
去了一趟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Colorado Spring ), 路上看见 
很多跑步和骑车的人。最有意思的是有些马路上还专门给自 
行车留一条道（比一般的车道窄三分之一左右），在美国其 
它地方我还没有见过。为此对这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因为接近民主党大会，城市里到处挂着民主党的宣传条 
幅，也算是_景。 


上帝掷色子 


爱因斯坦“上帝不掷色子”的话针对的不是统计，而是 
对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所给的一个哲学断语，属于可知论与不 
可知论的争议范畴。统计在物理上的重要性是不可争的，它 
作为热力学、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的五篇重要文章中，除了相对论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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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效应（因此而获诺贝尔 
奖）的文章外，还有一篇 
关于布朗运动的。这布朗 
运动可就是实打实的依赖 
于统计。统计不单是在物 
理这样的理论上有用，在 
现实中的应用更是到了无 
所不及的地步。政治、经 
济、管理、体育、制药， 

你想得出来的领域都或多 
或少地可以找到统计的应 
用。来开会的人除了学校 
的教授、研究生，相当一 
部分来自政府各部门（卫 
生部、标准局、药检局）、 

各大制药公司、华尔街投 
行等等等等。洋洋五六千 
人，可谓声势浩大。 

大会的演讲程序表， 

单是题目及主讲人就列了 
好几十页。“线性回归”， 

“蒙提卡罗”，“基因矩阵”，“棒球比赛数据”，“选举加权”， 
五花八门的题目真是应有尽有。这也是我很喜欢来参加这个 
会的原因之一。总能找到有兴趣的演讲听，开会效率很高。 

最近看到一本书上有一章的题 目是： “上帝不掷色子， 
或许会玩牌”，其实还是一个意思。规律定在那里（比如万 
有引力、电磁场），剩下的就是按这些规律的运动。变量多了， 
系统就很复杂，宏观上的结果就带有很多随机性，与掷色子 
差不多。因为有大数定理（或者叫中心极限定理），统计总 
会在现实中到处派上用场。上帝的色子总是要继续掷下去的。 


有偏差的样品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教授笛阿孔尼斯 (Persi Diaconis ) 在课 
堂上给学生表演掷硬币，说是想掷头就掷头，想掷尾就掷尾， 
可以掷出任何给定的概率。如果用它掷出的结果做样本去估 
计那个硬币的性质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因为样本有系统 
误差。 

笛阿孔尼斯是数学界很传奇的人物。他能准确地掷出头 
尾是因为他从14岁到24岁都是在各地巡回演出的职业魔术 
师。24岁时他想弄清楚一些组合游戏里面的原理，就请人 


给他推荐一本概率书。 
别人给他推荐了费勒的 
概率数学原理，可惜他 
看不懂，因为他不懂微 
积分。为了弄懂费勒的 
书他决定上大学。两年 
就数学本科毕业。这时 
他已经被数学、统计这 
些理论东西所吸引，决 
定继续读研究生。而且 
说要读就读最好的，于 
是就申请哈佛。本来， 
凭他的成绩是进不了哈 
佛的，因为他第一年的 
微积分得了两个 D 。 所 
幸的是他有著名趣味 
数学专栏作家嘉德纳 
(Martin Gardner ) 给他写 
推荐信。推荐信说 ：“数 
学的东西我不是太懂， 
但我知道在过去十年里 
发明的最好的十个数学魔术中，这小子发明了其中两个。凭 
这点你们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一下”。几乎每个数学家都是嘉 
德纳的粉丝，哈佛数学教授也不例外。嘉德纳的话份量很重， 
笛阿孔尼斯当然就进了哈佛。事实证明嘉德纳的眼力是不错 
的。笛阿孔尼斯经过哈佛的熏陶终于成了数学、统计上的大 
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证明的定理当然也很多。其中一个 
定理在非数学界也很有名气，那就是“洗牌定理”。说的是 
一付52张的牌要洗七次才能洗匀。洗少了不匀，洗多了没 
必要。所以你下次打牌一定要洗七次。如果洗太少，上次有 
人出拖拉机，就要影响下次牌的分布。 

笛阿孔尼斯的故事很多，可以写一本书。我们还是言归 
正传，谈我们的样品偏差。 

样品偏差有些是人为的，比如笛阿孔尼斯掷的 硬币； 有 
的是无意识的，比如有人用佛罗里达的数据得出结论说富人 
死亡率高于穷人死亡率。事实上因为很多老人搬到佛罗里达 
去度晚年，最后死在那里。这些老人平均起来比当地人要富 
很多，大大影响了死亡人员的经济情况。 

这次会议中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样品偏差的例子。说是二 
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国防部有人研究战斗机应该把飞行员放 
在什么位置比较安全。他从所有飞回来（没有被击落）的飞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教授笛阿孔尼斯掷硬币可以掷出任何给定的概率； 
因为他从14岁到24岁都是在各地巡回演出的职业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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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 •嘉德纳 （Martin Gardner ; 1914-2010), 名声显赫的业余数学 
大师、魔术师、怀疑论者，他曾经为《科学美国人》杂志趣味数学 
专栏写作长达20多年。嘉德纳没有数学博士学位，但是他的作品能 
让广大普通读者和数学家为之着迷。 

机上的弹孔取样做统计。发现有个位置弹孔很少，于是得出 
结论那个位置最安全。后来有 人说： 那个位置上有弹孔的飞 
机大概都被击落了，所以，飞回来的飞机上那个位置的弹孔 
最少，或许那是最不安全的位置。显然这个人的统计没有学 
好，或者说战争年代高人都去造原子弹去了。 

这种偏差样品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很多例子。比如你如 
果用三鹿奶粉来测一般奶粉的成分，那就有系统偏差。另一 
个更切实的例子是，我经常听一些从中国回来的人说，中国 
人现在生活比美国好。说是他们的同学个个开好车，顿顿吃 
饭馆，家事有佣人。不象我们在美国下班后回家还要做家务， 
周末还要割草。对这些论点我不敢赞同。首先生活质量的判 
别有许多因素，另外，后园有草割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但我 
反对的原因主要还是样品的偏差。需知这些过得好的同学都 
是在大城市，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这些同学也不 
能代表大城市的居民，甚至连他们的同学都不能代表。很可 
能的情况是这些是同学中混得最好的一小部分。你从国外回 
去，混得好的同学来找你，表示他们混得不比你差。而这些 
混得好的同学常常也是同学聚会的积极组织者。混得好不到 
老同学处显摆一下岂不是锦衣夜行。所以我说这些同学是带 
有严重偏差的样品。 


博览会 


数学会也好，统计会也好，与年会同时进行的都有一个 
博览会。就是与它有关的各个商家在这里宣传他们的产品， 
还有各政府部门在这里摆摊招工。最多的当然是书商，其次 
是各种各样的数学与统计软件。十几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大厅 
被这些厂家占得满满的。 

每个厂家为了吸引顾客，都在自己的亭子里放一些免费 
小礼品，各种各样的笔、书签，鼠标垫等等。大家边看边拿， 
一圈走下来，差不多装半个塑料袋。有些礼品还真是很实用。 
比如房利美 ( Fanniemae ) 的笔形镙螺丝刀，体积比一支笔大 
不了多少，却有四种不同的螺丝头，很实用。谷歌 ( Google ) 
的闪光胸针设计得也别致有趣。 

还有些艺术家在这里卖数学艺术品。比如那个卖克莱茵 
瓶的就是每会必到。克莱茵瓶是二维无定向曲面。虽然怀特 
定理说可以把它嵌入到欧氏空间中，但那需要四维空间。要 
在三维里做克莱茵瓶，就必须要自相交。这自相交在什么 
地方交，以什么方式相交，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克莱茵瓶。 
这些克莱茵瓶怎么把水倒进去，倒出来都可以研究一番。我 
没有买过，每次看见都要想如果里面脏了怎么洗。另一个每 
会必到的是卖科学衫的。在 T 恤衫上印出各种科学幽默、 
卡通。我每次都买一两件。最喜欢的一 件是： 一个有曲面 
积分的式子，里面有椭圆函数等一长串数学符号，下面是 
一句问话：到底哪一步你不懂？ (Which part of this don't you 
understand ?) 我们家的 T 恤衫除了跑步比赛发的以外，差不 
多都是这些科学衫。 

对我来说当然主要是转书铺。这里买书可以比书店便宜 
百分之二十。与工作有关的书可以报账，便不便宜也无所谓。 
但自己买书百分之二十还是比较可观的。有时还会有意外惊 
喜。上次买一本趣味数学书，正遇到作者 (Peter Winkler ) 在 
那签名。我对趣味数学有很大的兴趣，正好借机与他聊了 
半天，收获很大。 

对数学软件我也很有兴趣。我并不是要买这些软件，而 
是对他们的一些设计或相关的东西有兴趣。有一次我走到软 
件公司 Mathematica 的亭子面前。亭子里一个工作人员过来 
与我打招呼。我随便瞟了一眼他衣服上别的名片，眼睛突然 
发亮。 

我：哇，你就是大名鼎鼎的 Eric 。 

E ： 大名鼎鼎不敢当，我就是 Eric 。 

我： 你的数学世界 （ MathWorld ) 给我太多的帮助，我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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